
������在城市生活， 每天做饭时看着那一簇簇
跳动的蓝色火焰， 我总是想起年少时在老家
农村烧火做饭的情景， 似乎又闻到了那久违
的草秸烟味……

每每过了庄稼季， 打过粮食的秸秆都是
烧火做饭的好原料。 在我们家一般都是我烧
锅。 农村常见的自家修葺的锅灶， 技术也不
精，烟也冒不出去，我左手拉着风箱，右手往
灶膛内续柴火。 晴天的日子里，天干物燥，什
么柴火都很好烧。最好烧的东西是棉花杆，放
进灶膛内一把，火势很旺，又耐烧，一般蒸馍
时或者家里来了贵客做大餐时才烧它。 就怕
阴雨天，所有烧的东西都湿漉漉的，用一把干
麦秸把火引着，燃烧物“吱吱”地直冒青烟，烤
干了水分火才着。一顿饭做下来，我的两只眼
睛就被熏成了乌眼鸡，直到现在，到了农民燃
烧秸秆的季节，我的两只眼睛就酸痛难忍。

也有人口多的家庭， 单单烧秸秆是不够
过冬的。 他们会把秋天的落叶、杂草，用竹耙
子搂在一起，作为过冬所需的燃料。

有一年，公社里派了一个技术员来我家，
说是要弄个沼气池，还有沼气灯照明，弄成后
就可以烧火做饭了。结果，前后用了半个月的
时间，也没有成功，白白把屋后弄了个大坑，
又请人拉土填埋掉了，让我遗憾很久。

在我上初中时，家里开始烧煤火了，那天
我放学后就往家跑， 看到了煤火炉冒出的蓝
色火苗， 我在院子里蹦了好久———终于不用

烧锅了！
近几年，煤火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

而代之的是煤气、液化气。 社会在发展，人类
在进步，有这些高能源、低污染的新型燃料，
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美好。 烧火做饭也只存
在于我的记忆中了。

锅灶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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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首

乙丑中秋望广寒，银光如水照尘寰。
霓虹脉脉偎蟾桂，壁彩依依恋玉颜。
设案擎香祈福祉，凭栏把盏庆团圆。
欣逢盛际民康泰，熠熠生辉满世间。

■■翟赞华

山居秋晨
尧山秋雨频，大佛焕颜新。
红日层林染，清流峡谷呻。
竹摇惊脱兔，羊咩踏丛蓁。
驴友秦腔喊，声声震古屯。

望月

金桂颂
八月桂花披锦装，风流惹得蝶蜂忙。
身追乌照秀清影，蕊落佳园化艳芳。
玉叶层层千载绿，金丝缕缕半秋黄。
一枝绽放馨三舍，满顶辉煌醉九乡。

交公粮
■■晨之风

������我是位七零后，经历了上个世
纪七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

活。 尤其是麦收结束后，潜意识里
总会想起儿时的交公粮，成了挥之
不去的记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麦收完
毕，秋庄稼长不到几寸，生产队里
干部开始在大喇叭上反复吆喝，通
知各家各户做好准备， 要交公粮
了。 我三叔是大队干部，干什么事
都特别积极，一天到晚在大喇叭上
扯着嗓子吆喝。谁家要是交公粮慢
了，他马上会在大喇叭上点名。 那
个时候，交公粮是一件大事，绝对

马虎不得。
每年到了交公粮的日子，村干

部的嗓子就成了噪音，总是会把不
交公粮的后果说得很严重，大喇叭
喊得人们心里鹤唳风声的。因为三
叔的关系， 父亲交公粮很积极，父
亲说：“咱家不能落后，落后了你三
叔脸上挂不住。 ”

交公粮时大多是伏里天，天气
炎热。 一大早，父亲就把应该交的
小麦，估摸好重量，拉到场地里，晒
到晌午。 粮管所检查很严格，为了
能一次过关，正午时，父亲在场地
里趁风把晒得热烫的麦子扬一下，
除去秕子和尘土，目的是确保小麦
干净。

交公粮一般都是交到乡政府

粮管所。 从家到乡政府粮管所，大
概有七八里路，因为是土路，车子
在坎坎坷坷中颠簸前行。到了乡政
府粮管所，这里早已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 乡亲们都在那里等待着，大
家热得受不了，就躲到车子下面乘
凉。

交粮户最烦的是验级员用一

个锥子， 随意捅破交粮户的袋子，
他们会根据流出的粮食来判断级

别。那个锥子是特制的，尖尖的，空
心的，一尺多长，绝对可以当做短
剑防身用。 验级员似乎 “独具慧
眼”， 专挑交粮户担心会流出不好

粮食的地方捅。流出的粮食如果质
量不错，验个好等级，交粮户就很
骄傲。 有的粮食不够干燥，要在现
场找块场地晒上几个小时后再验。
有的干脆把粮食拉回家，第二天换
了好的粮食再来。

那时候，我四叔在乡收购站工
作，曾被抽去当验级员。 到了交公
粮的时候，我们队里的粮食级别当
然验得不错。 现在看来，我四叔也
许有点徇私情，但是我们队里人都
很感激他。 他成了队里的大恩人，
每次回村里，村干部都对他刮目相
看，请他吃饭不说，还经常派人给
他家干农活。

交公粮也有很不顺的时候。有
一次，父亲和我到周口东大仓交公
粮。 到了东大仓，各地来交公粮的
人很多，基本上都是拉着架子车来
的，车子上堆满了五颜六色装满小
麦的袋子。 大概是高一级的验级
员，他们一脸威严，很是挑剔，根本
不理解种粮农民的苦衷。因为买卖
心思不同，交粮农户和验级员在现
场经常发生争吵。

由于交粮的太多，交通严重堵
塞。 这还不算，到了傍晚，乌云密
布，很快电闪雷鸣，一场大雨酝酿
形成。东大仓的领导们意识到问题
严重，赶紧组织人员用帆布遮盖交
粮户的车子，引导交粮户转移到粮

仓大棚里。 不一会儿大雨来到，灼
烫的地面似乎在冒烟，雨雾很快笼
罩了车子。工作人员冒着风雨忙着
为交粮户遮盖没有盖好的车子。不
过，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天
渐渐黑了下来， 雨也渐渐小了，东
大仓继续验收公粮，交粮户又恢复
到以前模样。

因为人多， 一直等到晚上 10
点多，我们才交上粮食。 因为我们
准备充分，级别验得还不错。 过完
秤，父亲拉着我推着车子，前往储
存粮食的仓库。交粮户需要把满袋
子的小麦扛到粮仓里的顶端，为了
上下方便，在小麦堆上仓库人员放
的有长木板，下面是麦子，走到上
面软软的。 父亲动过手术，这样的
体力活是绝对不能干的。当时我才
上初中，劲头还是有的。 一袋子小
麦我可以扛在肩上，沿着长长的木
板， 摇摇晃晃地走到麦堆顶端，把
一车粮袋卸到仓库以后，已是深夜
了。 虽然很累，但是毕竟完成了一
件大事，心里倒感觉很轻松。

几十年过去了， 交公粮这些
事，还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现在
早已经不交公粮了， 但对我来讲，
那一段历史在童年的年轮上刻下

了深痕，是很难忘记的。
正是那段经历让我懂得了珍

惜今天的生活。

■■李胜梅


